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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鹰

开篇

走进展厅，眼前文物自带着情节
暗红的土，青绿的锈，朱开沟陶罐
元代钧窑香炉，攥着同一段岁月
战火里碎裂，风沙里黯淡
如今覆在陶片上

沾着展柜前软的光，只剩安稳呼吸
风从中原来，又从江南绕回草原
看陶土粗粝、青铜厚重
就知道，我们早就是一家人

灰陶罐

西辽河石城，朱开沟烟火
三千年前的雪，抚摸过同一片山河
粗绳纹勒进陶罐的肩
土腥气未散，撞见中原炊器

不分农牧，不是你学我
是互挨着，窑火里相融
慢慢组成一个叫“华夏”的家

银钵

乌桓马蹄捎来草香
农耕炊烟漫过，北魏银钵飘出米香
异域风撞进中原月 在钵沿轻轻一颤
金面具下，粗陶碗盛过奶与茶
碗沿手温一样滚烫
这相融便破了界
毡包窑洞，酒与清茶对坐的夜
盛下兼容与天地

龙首灶

青铜龙首沾着烟痕
哪一缕是草原，哪一缕是中原村落
火光照亮相逢的脸，故事刻进铜纹
唐代丰州城，马可·波罗足迹也轻
商人牵马驼，铃声摇醒万里茶道

陶土与青铜并肩，瓷器望银钵
走一趟，就懂了彼此
辽阔与精细，在风里缠成一团

金牌饰

金箔人面对远方
见过土挨着土，原野套马田头扶犁

同在苍茫上，身影想走成一路
器物沉默，纹路刻着相逢

草原风，中原雨，落一层体温
映出我们的模样

长城与陶

长城砖，挨着草原陶
墙再高，挡不住气息漫过砖缝
一粒土认出另一粒尘
砖上刻痕叠陶上指纹，在风里
墙是界限，也是臂弯

沙吹过，城砖成新瓦，人往一处走
瓮扛过西口霜，砖墙下草往草原长
我们住过同一片风、同一片尘里

瓦罐旧事

晨光伏在罐口，豁口藏古人念想
旧陶罐裹红山胎土，走西口的人
从中原窑火抱来，塞北长风捏揉后
互市乡音便浸进肌理

那天在展柜前，我们隔着玻璃
交换半盏没说出口的旧时光

互市余声

六合同风，草原舞韵压茶盏底
乐声沿着墙壁阔开又聚拢
丝帕抚过织锦，满目涌进涌出
胡服领、辽代枕、榷场秤
青铜纹、红山玉、陶土痕

从骑射箭羽，到六镇烽烟余烬
从万里茶担到铁轨延伸
这些交融过往像是“留白”或余温
我把展柜里的茶盏、茶针、茶盘
都轻轻收进共同体意识的共鸣里

一盏百年青砖，敛住万千器物喧腾
茶马往复，驼蹄踏碎晨昏
榷场残垣间，夯土裹着草屑新生

南北烟火，于此默然相逢
我用目光抚摸磨亮的茶砖
风自互市来，拂过千年檐角
万千风物，终凝作同根脉息

风渡万里，只为一场同心之约
（组诗）

诗星空诗星空

那一年我 18 岁，刚刚在班主任
的指导下报完高考志愿。

我记得班主任倒背着手，在拥
挤燥热的教室里，笑眯眯地走来走
去，注视着 50 多个学生，翻阅着手
头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彼此
商讨着该报哪一所大学。我们只有
一 个 上 午 的 时 间 ，决 定 自 己 的 未
来。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脑的样
子，更不会网上冲浪，所以我的未
来，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或者班主
任的一句话指点里。我实在不知道
661 分的成绩，应该报什么学校。
山东大学？还是山东师范大学？反
正走出山东，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事情。对于我这样出生在泰山脚下
一个小小村庄的女孩，那几乎意味
着哥伦布驶向新大陆一样的壮举。
没 有 人 告 诉 我 ，我 应 该 去 哪 个 城
市。所以我翻看着五六百个高校的
名字，最终在眼花缭乱中，决定像父
辈一样保守，留在山东。于是，我对
着几所师范大学，抬头求助式地看
了一眼身边的班主任，希望他能给
予一些指点。他毕业于聊城师范学
院，他对此颇为骄傲。而在我们眼
里，他就是权威，我们相信他，胜过
相信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
母。喧哗中，我听见他漫不经心地
扔给我一句话：“你就报个曲师大
呗，保险，实在不行，就报聊师，百分
百可靠。”说完这句，他就笑呵呵地
走开了。

这几十秒的指点，像命运的齿
轮，将我带向位于孔子故乡的曲阜
师范大学——一所距离我所在的村
庄不过20公里的省级重点大学。

那个暑假，我买了几个崭新的笔
记本，坐在吱嘎作响的老式吊扇下，
用钢笔开启了疯狂的写作。我还买
了每页可容纳400字的方格稿纸，将
这篇只修改了一遍便定稿的作品，
一笔一画地誊抄在上面。

高考结束的那天，我从校门口的
报刊亭里，用省下的饭费买了一堆
的报纸和杂志。我记得自己一边抱
着一堆散发着墨香的报刊，一边和
某个早已忘了名字的舍友走在校园
里。我们兴奋地谈论着不久的未
来，也谈论着远大的理想。

“等着吧，我肯定会在这上面发

表作品的。”我雄心勃勃地向舍友打
包票。

开学后的第一个月，我就将抄
写好的一沓稿子，一一叠好，装入信
封，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投进校园
的邮筒里。两个月后的某一天，记
得是初冬的黄昏，一脸青春痘的生
活委员，拿着一沓信微笑着向我走
过来。

那时一个盛行写信的时代，班
里人人都爱生活委员，因为负责分
发信件的她，几乎代表着我们与整
个世界沟通的媒介。于是每逢她
举着一沓信件，推开教室门的那一
刻 ，我 就 会 听 见 自 己 的 心 怦 怦 乱
跳。但我还不能将我投稿的事情，
告诉班里的同学，就连最好的舍友
也不能告诉。这是我的秘密。所
以 我 就 假 装 等 待 高 中 同 学 的 来
信。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在山东
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好友小颖
写信，但即便如此，她也不知道我
投稿的秘密。我要守口如瓶，直到
作品发表的那一刻。

那一刻在生活委员的大喊声中，
终于揭晓。

“ 你 肯 定 发 表 了 什 么 作 品 ！
看，这是西安寄来的杂志！”她站在
我的身边，底气十足地向我、也向
每一位同学喊道。因为兴奋，她圆
圆的小脸红扑扑的，好像喝了一杯
甜美的红酒。她尖声的叫喊是炽
热的、真诚的，好像让整个世界都
知道班里出了一个可以发表作品
的“作家”，我因此爱她，甚至想要
讨好她。因为那本来自有兵马俑
城市的杂志，不仅将我真正意义上
的第一篇作品，印成了铅字，还为
我带来天南海北的几百封读者的
来信。

那篇叫作《找朋友》的处女作，
早已被我忘记，刊载它的纸质样刊
也丢失不见。我试图在百度上搜
索电子版，但踪迹全无。那些写十
篇作品只能发表一篇却永不退缩
的校园时光，就这样与面目模糊的
处女作，一起消失在斑驳的岁月长
河之中。

青春岁月青春岁月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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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一群蜜蜂比我更早探
望花田。

春风里，这一群组织严密、分工明
确的蜜蜂，薄翼如舟，穿梭在山脉下的
油菜花田里，嗡嗡飞舞，发出电波一样
的声音。200多亩油菜花纵情盛放，形
成盛大的金黄方阵。我忍不住躺在花
田田埂边，在浓郁的菜花香里，观察这
一群辛勤的蜜蜂。荡漾在油菜花海之
上的蜜蜂，在吮食了花粉后，带着圆滚
滚的肚子飞进蜂巢中，负责蜂巢里酿蜜
的蜜蜂，已在那里等候许久。

逶迤山脉下排列着风情百态的民
居，湛蓝天空的阳光，如金黄透亮的蜂
蜜倾泻下来，流淌在鱼鳞状的青瓦屋
顶上，洒落在高大乔木的树冠中。85
岁的宋大妈这时候出门，在阳光中眯
缝着眼睛，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望着
这些心上的宝贝们。宋大妈的小儿子
就伺候着这一群蜜蜂。房檐下悬吊着
几个蜂巢，一群密密麻麻的蜜蜂，似乎
在嗡嗡声里交头接耳，分享着春天里
采蜜的欢喜。

3 年前，宋大妈的小儿子，我叫他
孙大哥，在春天里回到故乡，令他震撼
的一幕出现了。阳春三月，家门前的
油菜花田，油菜花的花蕊一夜之间噗
噗绽放，它们高擎着春天的高脚酒杯，
让一群群野蜂扑进去吮吸着花粉，油
菜花散发的芬芳，让一个如油画里的
村子，在春天里呈现出微醺状态。菜
花渐欲迷人眼，新燕喃喃啄春泥。南
归的燕子，让这个归来的中年男人，涌
动着回乡创业的冲动。

这其实不是一时冲动。回到故
乡，是因为根须扎在那里，故乡的山山
水水睁开眼睛，在凝望着孙大哥，那条

故乡的河流，哗哗奔流，在梦里也流过
他的心田。故土如酒，一旦经过时间
的发酵，愈加浓烈。前年秋天，孙大哥
从沿海的一个城市回到故乡，他开始
从事一项甜蜜的事业，就是养蜂、开民
宿。为了养蜂，孙大哥专门去学了养
殖技术。人与蜂之间，其实也有一种
奇妙的缘分。而今，孙大哥家的土蜂
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村子里一个
同样创业的回乡大学生，通过电商直
播平台销售孙大哥家的土蜂蜜、清脆

李、山桃、蜜橘，这些在二十四节气的
天光雨露中浸润故土山水的山货大
卖。食物是一道最为灵敏的引子，它
打通了胃，更升腾起在外游子的袅袅
乡愁。

我去孙大哥的民宿作客，他如数
家珍跟我讲起了蜜蜂的故事。他告
诉我，一斤蜂蜜，大约需要一只蜜蜂
飞行 2 万多次，飞行里程达 15 万公
里，采集上百万朵花，简单点说，一只
蜜蜂每天采蜜 10 次左右，也就最多
能够采到 50 毫克的花蜜。我被这个
数字惊叹不已。孙大哥说，而今母亲
的早餐，就是用土蜂蜜煮荷包蛋。我
望一望旁边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
宋 大 妈 ，它
面色红润如
树上新鲜的

红苹果。
今年春天，孙大哥增加了 60 多

个蜂箱，他把蜂箱安顿在民宿后的
绿树丛中，蜜蜂集体飞舞到空中时，
发出的声音如直升机的螺旋桨荡漾
在春风里。其实这个村子早年也有
养蜂人，但那些年荒秃秃的山峦，根
本养不活蜜蜂，养蜂人还要雇人挑
着沉甸甸的蜂箱，跋山涉水去远方，
那点收入勉强维持油盐酱醋的基本
生活。有多少甜蜜，就有多少苦涩

酿成。孙大哥记得，有个养蜂的长
辈，因为常年肩挑背扛，到了晚年，
弯弓一样的瘦弱身子沿路前行时，
几乎是匍匐在土地之上了。

在 孙 大 哥 的 民 宿 上 方 ，有 一 个
波光粼粼的水库。这是大自然的恩
赐，也是一些归乡人的杰作。水库
经过扩容建设，成了湖，成了湿地公
园。每到春天，水库上空，成群的白
鹭、苍 鹭、鸬 鹚、野 鸡 光 临 ，它 们 把
池海当成了栖息的家园。孙大哥爱
着蜜蜂，也爱着那些鸟，人与自然、
人与动物和谐共生，这才是美美与
共的幸福家园。

花的心藏在蕊中，每个花期都不
会 再 错 过 ，
共听日月星
辰 唱 首 歌 。

孙大哥家门前的花田，也是这个村庄
颤动的心房。这山山水水的变化，悉
数纳入了花田的心房。

那几年，花田不是花田，也不再是
稻田麦田，它荒芜了，杂草以疯长姿
态，刺痛了留守乡人的心。以田为纸，
以犁为笔，以水为墨，牛与人一起挥毫
泼墨作画的春播秋种场面没有了。回
乡的孙大哥也感慨不已，还有几个腿
上沾满泥浆的庄稼人，陪他坐在村子
屋檐下，听那春夜里沙沙的喜雨，陪他
坐在山坡上，听那蛙声一片，听那踮起
脚尖的风，从庄稼地里吹过，从稻花田
里吹过。

孙大哥的感慨，在群山间有了回
响，在镇上人的心里有了回响。农文
旅融合的小镇和美画卷，如时间轴一
般缓缓打开。镇上相中了这块深山宝
地，除了种稻谷，还可以种油菜花，这
也是在大地作画。春天，绽放的油菜
花，金黄花海成了一幅天地之间的巨
大油画。

今年春天，花田里迎来了四面八
方的游客。春天的节目根本不需要彩
排，以花田为背景的舞台上，民间舞
蹈、戏曲、民歌等轮番上演，花海上空
纸鸢翩跹，上台表演的人，大多是村里
的农民。乡间艺术的细胞，在花田里
激活，在花田里美爆了。

我在花田旁边的村史馆里，看见
了一个村子血脉的上游，看见了它生
生不息的涌流。在一幅乡人最美面容
的照片里，我看见了宋大妈，这个老人
的笑容，如那花田里的花，粲然绽放。

花田的心，就是乡人们的心，就是
大地的心。我们都是爱田的人，它恩
深义重，本分厚道。

花 田 的 心
□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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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冰雪初融的山野间，高山
杜鹃已悄然绽放。它不与群芳争艳，
只在料峭春寒里，开出一片热烈而沉
静的粉黛嫣红。

杜鹃耐高寒，长于山野，越是清冷
孤寂的高海拔之地，越是开得热烈奔
放。每逢花期，无数人不辞山高路远，
只为奔赴这一场红尘里的烂漫花事。

赏过杜鹃的都知道，当你不辞辛
苦步入花海时，便也入了白桦林。白
桦与杜鹃相伴相生，一高一低，一素一
艳，相映成趣。高处是白桦亭亭玉立，
素白的树干披着春日暖阳，干净挺拔，
生机盎然；低处是杜鹃如火如荼，漫山
红遍，热烈而奔放。它们像一对至死
不渝的恋人，晨曦同露，暮色同栖。

记得表姐家南山坡的那片白桦
林，是她的秘密基地。杜鹃花开时，她
常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徜徉。我知
道，林间藏着一条幽深蜿蜒的小径，一
路曲曲折折向着山顶延伸。倘若你漫
步林间，就会看到阳光穿过枝叶的缝
隙，斜斜地洒落下来，斑斓的光影轻抚
着白桦洁白的躯干。当你与树上那一
只只温柔的“生命之眼”对视时，瞬间
会觉得天地之间有着无穷魔力，像是
整个山林都在与你对话。

沿小径缓步上行，鸟鸣啾啾，一步
一景，十步一境。置身于这片林间花
海，心忽然就静了。尘世的喧嚣与纷
扰，尽数被隔绝在外，仿佛脱离了凡
世，误入了仙境，只余一身清宁，满心
欢喜。穿梭在烂漫的杜鹃丛中，花香
沁润入怀，七彩光影透过枝丫漏下来，
不停地在眼前流转。

终于登顶了，坐在山尖尖上回望
来时路，你会发现白桦林被薄雾笼罩，
树下朦胧的杜鹃越发美艳，越发不可
方物。

下得山来，一条清澈的小溪拦住
去路。可是，没关系，你只需踮起脚尖
轻轻一跃，就会到达彼岸。小溪旁坐
落着一所学校，放学后，孩子们就跨过
小溪，钻进林子里玩耍。男孩子经常
在林间追逐打闹，摘花爬树掏鸟窝。
女孩子文静多了，有的把枯了的白桦
树皮剥下来，做成手札，写上字，或作
书签，或写成信笺邮递给远方的朋友。

恋 人 相 伴 来 到 此
处，或制作一封树皮情
书，诉说衷肠，或采一朵
杜鹃花做成干花书签，
送给另一半。

有人说杜鹃的花语
是忠诚与守护、思念与深
情。而居住于长白山的
朝鲜族，则把杜鹃花称为
金达莱，是他们心目中春
天的使者。

在我的家乡，杜鹃花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弘吉剌花。相传，草原上
弘吉剌部的女子，如清风
朗月，明艳坚韧。当年一
位少年千里赴约，在杜鹃
花盛开的时节定下婚约，漫山繁花见证
了这位少年的赤诚与深情。

在克什克腾、阿尔山和呼伦贝尔
等地，弘吉剌花还是母亲、荣誉的象

征。那里的人们认为，世
间的花千万种，唯有杜鹃
最像母亲。

早有耳闻，赤峰市翁
牛特旗亿合公镇磨盘山
的磨石沟有个杜鹃谷，那
里 的 杜 鹃 美 得 别 有 韵
致。去年春天，我和好友
一同前往，目睹了杜鹃谷
高山杜鹃的绝美容颜。

我们来到杜鹃谷，寂
静的林间忽然有了人的
呼吸、人的心跳声，越往
上走越能感觉到春天的
跃动。感觉杜鹃花就在
上边不远处，可是兜兜转
转怎么都到不了跟前，总

感觉它近在咫尺，可是转过一道弯它
依然还在头顶脉脉含情地看着你。

越向上越陡峭，终于，杜鹃花海映
入眼帘。杜鹃花的花瓣多为五片，舒

展自然又随性，边缘微微翻卷，花心伸
出细长的花蕊，顶端缀着一点点嫩黄，
整花呈喇叭状，又像个小漏斗，开口向
外，像极了山林吹响的小号角。它的
花瓣质地薄而轻柔，色泽由瓣尖向花
蒂由浅至深，风一吹便轻轻地颤抖起
来，灵动又张扬。

杜鹃花的颜色完全取决于阳光，
阳光充足的阳坡偏亮粉，阴坡气温相
对低的地方偏紫色。据说同一株花，
初开时偏浅，盛花期会更加艳丽，临近
凋零时会略微褪色。

杜鹃不论开在哪里，都美得不卑
不亢。野性十足的花，迎着微风轻轻
抖动，这般风韵自是温室花朵所不能
及。它不娇柔不做作，想绽放就任性
地开，不必取悦谁，不必打扰谁。白桦
树是从山底就开始陪伴我们了，为何
到了山顶伴着杜鹃才发现它与众不同
呢？原来“美人兮相伴斯是阙堂”，此
时的白桦树正是谦谦君子陪伴于美人
之侧呢。

杜鹃谷的花期一般从 4月中旬开
始，5月初结束。它先开花，后放叶，满
枝粉黛，花团锦簇。顺序是从山脚到
山顶渐次开放，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花
海瀑布”。

春时不与百花争，我自逍遥人间
客。杜鹃花又被达斡尔族称为映山
红。在达斡尔族居住的山林与河谷
间，每到冰雪初融，最先唤醒春天的，
便是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它不与群芳
争艳，却在寒风中傲然绽放，点点嫣
红，染遍山坡，如同达斡尔族人民骨子
里的坚韧与热烈。

春季映山红绽放时，达斡尔人会
踏青赏花、对歌、跳哈库麦舞，这些活
动都是春日里重要的民俗活动。映山
红迎着残雪盛开，伴着春风起舞，像极
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历经风霜依旧
乐观向上，守着家园，生生不息。

春山有信，同一种花，在各民族的
口中虽有不同称谓，却共有着一样的
风骨。它坚韧、倔强，亦如母亲般温柔
而坚定地守护着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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